聖詠集導論

我們現在所使用的聖詠集一字，是源自希伯來文，其原意是「祈禱手冊」；聖詠是從另一個希伯來字翻譯出來的，意即「用弦樂伴奏的歌」。

聖詠集可算是一部詩歌的蒐集，它包含了150首感情豐富、熱情澎湃、刻骨銘深、真情流露的詩歌。因此聖教會時常把它用來作祈禱、彌撒選讀、日課等之用。除此之外，教友也歡把聖詠作為他們日常靈修、祈禱、個人反省之用。無論是感恩、求恕、祈福等等，信友們也喜歡以聖詠作為他們的祈禱工具。

上段講過，聖詠集這部書是蒐集了150首聖詠而成的。這些聖詠就像梅瑟五書一樣被分成五部，以每部最後的「光榮頌」為分界點。五首之末有光榮頌的聖詠是41首、72首、89首、106首及150首。這本聖詠集明顥是為耶路撒冷的聖殿禮儀用的，整個集子在舊約書於公元前二世紀左右由希伯來文譯成希臘文時方才完備；但在此之前已有較小的個別集子存在：達味的聖詠(詠3~41及51~70的主要部份)，科辣黑後裔的聖詠(詠42~49; 84~89)，阿撒夫的聖詠(詠73~83)，登聖殿歌(詠120~134)等等。這些集子中的許多成分是相當古老的，有的可以追溯到達咮時代，即公元前第十世紀之初(詠24後段，110……)。

150首聖詠的數法在希伯來文與希臘(拉丁)譯文中略有出入，下表指出二者相對的數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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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的學術著作都以希伯來文的數法，但西方傳統，及日課經與禮儀裏每每仍舊隨從希臘文的數法。

聖經裏其實還有其他的聖詠沒有收納在聖詠集裏，例如史書中有下列聖詠：梅瑟的(出15:1~18；申32)，德波辣的(民5)；亞納的(撒上:1~10)；達味的(編上9:10~19)；厄斯德拉的(厄下9)；多俾亞的(多13)；友弟德的(友16)……；先知書中有依撒意亞的(12:1~6; 25:1~5; 26:1~6; 38:10~20; 63:7~64:11)；有哀砍；有巴路克的(1:15~3:8)；有達尼爾的(3:26~90; 9:4~19)；有約納的(2:3~10)；有米該亞的(7:18~20)；有納鴻的(1:2~8)；有哈巴谷的(哈3)；有索福尼亞的(3:14~17)……智慧書中有德訓篇(23:1~6); 36:1~19; 51:1~17)等等。還有很多達味的詩篇並未收納在聖詠集中(見下文標題第四項)。

聖詠的類別很複雜，無論在形式，主題或祈禱的內容上都有其不同的特點。因此在研究聖詠時，把它們分成幾組是很有用的，雖然分組分類這回事的本身並不無困難。原來並沒有一個一貫的原則可以時常用來當做辨別聖詠的標準。何況有些聖詠本身就是結合幾個不同種類的片段而成的(聖詠7; 19; 24; 27; 36; 40; 89; 102; 108; 144等，大約就是如此結合而來)。

按照文學形式來說，聖詠可分為讚美歌，國家或個人的求恩經，公開的或私人的感恩經，智者的默禱等等，但並不是一切的聖詠都有一種特殊的文學形式。

有些聖詠由它們在禮儀中的用途可以鑑別；有國王的慶典(登極：2; 72; 110等；婚姻：45；出征：20；感恩：18; 21等)，國家的求恩(44; 60; 74; 79; 89等)，國家的感恩(46; 48; 67; 68等)，私人感恩(23; 66; 107; 118)，凱旋遊行(24b; 47)，聖殿朝覲(84; 122)，登聖殿(15; 24a)，先知的神諭(50; 58; 75; 82; 110)……不過仍有一些聖詠不能用這種方法加以類別。

我們既願用聖詠來祈禱，那麼按照聖詠集中的各種祈禱類別來分佈聖詠是很有用的，這個分法就是把聖詠分為讚美，祈求，感恩，希望，服從等祈禱方式。這一分法仍不能太嚴格，因為有的聖詠同時有著好幾個祈禱的方式：讚美歌裏常有感恩的成份，求恩經每每為已得的或將得的恩惠而感謝天主當做求恩經的結束；對目前恩惠的知恩心引起人對未來默西亞救恩的希望……總之，祈禱的複雜就像人生一樣，不能用生硬的格式來加以限制。

聖詠集的來源

聖詠的來源頗不易確定，無論那一首聖詠的著作時期及作者都很難準確地指出。很多聖詠的開始固然冠以古代的一個名人為其作者(達味，科辣黑的子孫，阿撒夫，梅瑟，撒落滿等等)，有時甚至說出該聖詠的著作環境(詠3; 7; 18; 34; 51; 52等等)。但是那些標題多是後來才加上去的，標題所說的往往和那首聖詠的內容不相吻合，例如許多首所謂的達味的聖詠假定聖殿的存在，但誰都知道聖殿是撒落滿造的，達味時還不存在(見詠23:6; 24:3; 27:4; 52:10; 63:3; 65:25)；其他幾首「達味聖詠」假定放逐(詠14:7)，耶路撒冷城牆的毀滅(51:20)或猶太各城池的廢壚(69:36)等。

聖詠集的創作遠自以色列歷史的最初期，直到基督的時代。民長紀第五章德波辣的凱旋歌，證實了在以色列的初期就有聖詠的存在；谷木蘭的聖詩、撒羅滿聖詠集、聖母讚主曲、匝加利亞的讚美歌，都給我們證明聖詠的創作，是經過整個以色列的歷史，一直延續到基督信友的時代。一定有許多古老的聖詠散失了；而很多新聖詠在正典性的聖詠集完成後才出現，並收集在後來的文獻或是偽經的典籍裏。在目前的這本偉大的集成──聖詠集問世之前，已經有許多小型文集，而聖詠集就是由這些文集發展出來的。

這一方面，聖詠的內容也不給人多大的幫助，措詞的簡練，所用語言的象徵性及約定性，以及歷史事實的稀少，普通都使人無法推測它們的時代和作者。

無論如何，以下的一些聖詠可以歸於王國時(第十至第六世紀)：

1. 有關國王的聖詠：2; 18; 20; 21; 45; 61; 63; 72; 110等。

2. 有關約櫃的聖詠：24b(也許47)等。

3. 一些含有歷史成份，或古老色彩的聖詠：19a; 29; 46; 48; 60; 76; 80等。

因此有不少聖詠的確可以歸於達味本人，兩個「達味聖詠」的集子(詠31~41; 51~70)以及其他很老的證據(如亞6:5)都指明達味對於聖詠所有的貢獻。

此外有一批聖詠假定耶京聖殿的被毀(公元前587年)：詠51; 69; 74; 79; 102等，或以後的被放逐：詠14; 44; 53; 137等，另有一些聖詠慶祝公元前537年以來被放逐者的回歸家園(詠85; 126)及耶京城垣的重建(公元前445年)：詠147等。

聖詠的祈禱方式和價值。無論聖詠的著作時代或類別怎樣，它們所表達的祈禱含有很多永恒的價值：

1. 祈禱與生活緊緊相連，出自真實的生活；

2. 一種大丈夫的誠實，把人心最深的感觸一一說出；

3. 對天主的意識：祂的奧秘，大能，權力，及由之而生的敬畏與愛慕之情；

4. 對盟約的堅定信念，及感恩、依靠，以及對自己民族的熱烈愛護；

5. 渴望毫無保留地為此奧跡，及為所受的恩惠報效盡忠的種種真情。

隨著啟示在以色列間的進展，聖詠也慢慢出現新的價值：

1. 先知們(第八至第六世紀)強調宗教的內心化：詠24:3~4; 50等。

2. 第二依撒意(538年左右)闡明雅威宗教的普遍性：詠96~98; 100等。

3. 放逐以(586以後)，「窮困者」投靠天主的信賴特別突現出來：詠16; 91; 113; 123; 131等。

以上所指出的是聖詠的祈禱所含有的一些基本價值和優點。可是另一方面，聖詠所帶的各時代的嚴重缺點也不必加以隱諱：

1. 所求的恩寵全是現世的(詠112; 128等)；

2. 向主祈求很殘酷的報復(詠58:7~12; 69:20~29; 79: 109等)；即便其他聖詠沒有這種殘酷的色彩，但大部份聖詠根本不顧以色列民族以外的人或外邦人；

3. 法利塞人的「君子」面對「小人」的那種跡近高傲的自信(詠7; 17; 18:21~28; 26; 119等)。
這些缺陷都是真實的，不過仍該注意這些缺陷之下所藏著的真正意義，那就是：

一方面，這些缺陷果然是人罪的後果：聖詠都是一些非常近乎人情的禱詞，其中常夾雜著自私，利益，仇恨，形式主義，膚淺等成份；即使今日教友的祈禱中能完全避免這些成分嗎？

但另一方面，也不該用福音的標準去批判那些缺陷。聖詠的作者們是舊約中的人，他們還沒有得到整個奧跡的全部啟示：聖父不可言喻的至愛，聖子的人性，聖神的大能，天主救援計劃的普遍性，人靈常存不死，痛苦的崇高價值……這些基本的道理為他們都還是隱而不現的，對於惡的奧秘他們還沒有找到解決；愛人應愛到何種地步也都茫然。在這種情形下，怎能怪他們的祈求是那樣的現實，他們講正義是那樣的鐵面無情，他們對自己是那樣的自信！

我們會問，正如聖詠作者會問：「為甚麼智者死去，愚昧者沉淪」(詠49:11)，我們向天主祈禱是要天主在我們的敵人和無神論者中保護我們(詠71:4; 140:2, 5)。正如聖詠的作者，我們想知道為何正義的人會飽受苦痛；為何無神論者和惡人卻享受榮華富貴(詠73:2~16)。我們無時無地都願意讚美我們的天主，因為天主對我們施行了仁慈和憐憫(詠66:1~4, 16~20)，或另一方面我們向祂投訴，向祂呼號(詠28:1~3)。
從上述所得，在聖詠集裏，可以尋回早期小型文集的明顥跡象。而我們首先想到的第一本文集，就是所謂「厄羅音集」，是從聖詠第四十二篇至第八十三篇。這文集之所以得此名稱，是因為它所包括的聖詠，凡是以色列天主──雅威──的特殊名稱，都以另一個更通俗的名字「厄羅音」(即「神」的意思)來代替。因此，有「厄羅音聖詠」之稱。這些聖詠是由厄羅音派編纂而成的。我們在這大約有40篇左右的厄羅音聖詠之中，又可分成三小類。第一類是科辣黑聖詠(詠42~49)，其次是阿撒夫的詩歌(詠50和73~83)，最後一類是小型的達味聖詠集(詠51~72)。編下20:19記載著：「刻哈特子孫和科辣黑子孫中的肋未人起立，引吭高歌，讚頌以色列的天主」。由此可見科辣黑子孫組成一團肋未人的歌詠團，在慶典中詠唱他們自己的歌集。他們所蒐集的聖詠，其本身就是抒情詩；都是詠唱耶路撒冷和雅威的聖殿。阿撒夫的詩歌集又是另一種格調；它更富於說教性和歷史性，帶有一種濃厚的預言風味。以色列民族在這詩歌裏，被描述成雅威的葡萄樹。羊群和牧人的比喻也經常出現。阿撒夫是達味時代的一位合唱指揮者(編上6:4~7; 25:1~2)，他的後裔由巴比倫充軍回國之後，承襲了他的職務。乃赫米雅書中(即厄下)所列舉的充軍歸國名單之中，有「歌詠者：阿撒夫的子孫，一百四十八名」(厄下7:44; 11:17, 23)。阿撒夫家族所蒐集的聖詠，事實上不可能出自阿撒夫本身，而「似乎是來自巴比倫充軍的開始。」小型的達味聖集明顯地被擠入阿撒夫聖詠集中。這類達味聖詠集，是因它們幾乎都具有達味標題而得名的。

除了厄羅音集以外，我們還發現另一個大型的達味聖詠集成，即聖詠第三篇至第四十篇。按照標題，此聖詠集成除了第三十三篇之外，都與達味有關。換句話說，我們假設達味是蒐集者，雖然不需要將他當作是這些聖詠的作者。那些指明聖詠與某人或某家族有關的標題，並不是由天主聖神的默感而寫成的。有時，這些標題是表明聖詠創作時的歷史背景，或者──以一種較含糊的籠統的方式──指示如何和諧地詠唱它；這些標題的年代可能相當古老，但它們畢竟不是原著，所以不必受其限制。然而它們描述了猶太人的傳統，因此對我們仍具有相當的價值。

人們常說「達味聖詠」，但這並不意謂著達味就是創作所有聖詠的詩人；甚至連那些標題上註明是達味的聖詠，事實上也未必是出自達味的手筆。誰膽敢肯定地說，聖詠51篇是達味所寫的？但事實上，「達味依然是聖詠文學類型的創始人，和以色列禮儀的編制者。我們必須將他當作是聖詠集的主要作者，也就是說他是其中最著名，最出眾的一位。遺憾的是，我們連大約知道一下多少聖詠是達味所編作的都不可能。」

在剩餘的那一類聖詠(即詠84~150)之中，我們發現有一小類稱為「登聖殿歌」(詠120~134)，這可能是往耶路撒冷的朝聖者所沿用的朝聖聖詠。另外又發現「亞肋路亞聖詠」，此類聖詠的開始和(或)結束，都是採用「亞肋路亞」的歡呼聲。這最後一整類聖詠(詠84~150)，可能是在達味聖詠與厄羅音聖詠合併時，添加上去的。一般學者都認為，150篇聖詠是以「光榮頌」勉強地劃分成五部份的。每一部份的最後一篇，均以「光榮頌」結束。如此劃分成的五部，與古老神聖的梅瑟五書形成絕佳的對比。150篇詩歌，究竟為甚麼會被編輯成有如此特殊順序的聖詠集？近代的研究，對此問題提供了另一種解答。在會當裏，每逢安息日照例是要讀梅瑟五書中的一段經文。每三年讀完一遍。每次(共有一百五十次)都引用某一特定聖詠，作為團體對讀經人的答覆。

從甚麼時代開始有不同的彙集？我們發覺在希則克雅王時代(公元前721~693)就開始有聖歌集的跡象。「此後，希則克雅王和眾首領，又吩咐肋未人用達味和先見者阿撒夫的詩詞，讚頌上主……」(編下29:30)。在箴言一書中又有：「以下是撒羅滿的箴言，由猶大王希則克雅的人所蒐集」(箴25:1)。這些蒐集的作品，是在猶太人充軍前整整一百年前創作的。放逐回來之後，瑪加伯書中記載了乃赫米雅(公元前445~433)「怎樣建立了圖書館，怎樣搜集了列王、眾先知和達味的書籍，以及諸王有關饋贈的書札等事」(加下2:13)。我們不敢確定那時代的聖詠之內容和形式，是否與我們所熟悉的聖詠集相同。總之，現今的聖詠集，是在公元前三世紀被釋成希臘文──即所謂「七十賢士本」──時定形的。

聖詠的標題

絕大多數的聖詠在篇首都有標題的，只有三分一的聖詠沒有。具體的說來有標題的共計101篇，其餘49篇是沒有標題的，猶太人稱之為「孤兒詩」。但是現在的學者多次認為這些標題非出自原來的作者，而強調是後人所加上去的。雖然如此，無可否認的，這些標題也有了很久的歷史，遠在公元前第二、第三世紀，當希伯來聖詠被譯成希臘文時，這些標題已存在，且被希臘譯者認可而翻譯過來了。

不過話又說回來，由於這些標題大都是後人加上去的，甚至有許多標題，的確是不太清楚，令人費解，而些辭句簡直難以了解(希臘文譯者，就因為不明瞭希伯來文標題的原意，因而不少的標題翻譯錯了，乃至風馬牛不相及，使人更加不解)。再者，這些標題與聖詠的正文，大都是沒有直接關係的，換言之，它們成了可有可無，而無關宏旨的附屬品。基於上述種種理由，故聖教會向來不太重視這些標題，也不強調它們是受聖神的默感而撰寫的。甚至有不少近代的譯作，乾脆將標題刪除了。

這些標題的由來，大概是在聖詠詩篇搜集、整理和編輯的時候，而附加在篇首的：其用意是在對每篇聖詠的性質、內容、用途和詠唱的方式等，加以簡單的介紹。但因年長月，久事過境遷，這些曾經人盡人皆知的標題，對後代卻變成了無可理解的了。是故曾有不少的學者對它們等閒視之，以避免一切可能發生之困擾。

話雖如此，但誰也不能否認這些標題卻與聖詠有著密切的關聯，雖然現代人對它們已不甚明瞭，翻譯的時候固然將它們置諸不理，因為它們並不是受聖神默感的產品。但在講解聖詠集時，便不能不盡力加以解說和討論了，不過並不是每篇聖詠只有一個標題，有時一篇聖詠有兩個乃至三個不同的標題。以下按照這些標題的意義來分門別類的加以介紹：

(1) 指示聖詠意義的標題：

1. 米茲莫爾(mizmor)：意即「聖詠」，有這樣的標題，計有57篇。

2. 希爾(shir)：意謂「歌曲」，計有30篇，「聖詠」及「歌曲」的標題，大概是指出：詠唱這些詩時，應伴奏樂器。

3. 馬斯克耳(maskil)：思高譯本作「訓誨歌」，有此標題者，共有13篇，即32, 42~44, 52~55, 74, 78, 88, 89, 142。
4. 泰黑拉(tehilah)：思高譯本作「讚美歌」，只有一篇，即第145篇。

5. 泰非拉(tefillah)：思高譯本作「祈禱」或「禱詞」。有此標題的聖詠共有5篇，即17, 86, 90, 102, 142。

6. 希加秧(shiggayon)：思高譯本作「流離之歌」，但有人以為應作「訴苦歌」或「懺悔歌」解，有此標題者，只有一篇聖詠，即第7篇。

(2) 指示禮儀用途的標題：

雖然絕大多數的聖詠，並不是直接為禮儀的用途而寫作的，但遠在充軍之前(公元前587年)，已有不少的聖詠被應用在禮儀上；尤其是在聖殿裏舉行祭祀大典時，更是每次都必歌唱聖詠，以示隆重。充軍之後，幾乎全部聖詠被選為舉行禮儀所應用的詩歌了(見編下23:18; 35:15；厄上3:10；厄下12:27)。基於這一點，我們便不會再奇怪，為甚麼有些聖詠附有禮儀意義的標題。我們可以將這種聖詠分為八類來論述：

1. 祝聖聖殿詩歌：詠30。

2. 紀念歌，意即在「紀念祭」中當詠唱的詩歌：詠38, 70。
3. 安息日的詩歌：詠92。
在古希臘譯本上，更出現了為每一週日應唱的聖詠，這原是希伯來文上所沒有的標題，是希臘文的譯者自動加上去的，為此絕大多數的現代譯者，多不接受。思高譯本亦未錄用。按照希臘文的標題有：詠24(星期日)。48(星期一)。84(星期二)。94(星期三)。81(星期四) 。93(星期五)。星期六是安息日，已如上述。即92。
4. 感謝聖詠：詠100。
5. 登階歌：思高譯本作「登聖殿歌」，亦有人作「昇階歌」或「上行之詩」。這是禮儀聖詠中最重要的一組，共有十五篇。即詠120~134。至於這標題的來源，有人說這是猶太人每年前往耶京朝聖時，所唱的詩歌。因為耶路撒冷是位於海拔七百多公尺的山頂上，是一座堡壘式的堅城，所以猶太人每赴耶路撒冷，都是說「上耶京去」，因為事實上，由聖地各處前來耶路撒冷朝聖的人們，也的確是步步登高地往上行走，直達耶京。聖殿(見厄上1:3；加上4:36；瑪20:17；路2:22, 41)。如果這個理由和解釋正確的話，則「上行之詩」可能更為適宜。有人更清楚的指出：既然所有的猶太人都有責任每年三次前往耶京朝聖，並奉獻祭禮，所以他們在出門上路，前往耶京時，開始唱121篇；到達橄欖頂，此時耶京在望了，唱125篇；進入耶京城門時唱128篇；進入聖殿時男子唱133篇；守夜時唱134篇。不過這只是一種多少有點根據的推測而已，事實真相是否如此，則不得而知。

另有人謂：這是前來朝聖的百姓，進入聖殿廣場之後，立在聖殿前的半圓形石階下，整隊預備登入聖殿時所唱的詩歌。這個石級共有十五階，凡是朝聖的人士應當每上一階唱一篇聖詠。如此上完十五個台階之後，十五篇登階歌也就唱完了。如果這種說法無誤的話，那麼十五篇聖詠被稱為「登階歌」更為相宜。總之，自120至134這個以十五篇聖詠所組成的詩集，的確是朝聖團每年前往耶京朝聖時所詠唱的祝文和禱詩，殆無異議。

6. 大讚美歌：這一組禮儀聖詠共有六篇(113~118)，每篇皆以「亞肋路亞」(意即：請讚美上主！)開始；這些聖詠皆是讚美上主的詩歌，多用於逾越節及五旬節日。耶穌在最後晚餐過逾越節時，便曾經和宗徒們詠唱了「大讚美歌」(瑪26:30)，這也是所有猶太人的傳統習尚。以迄於今。當坐席吃逾越節晚餐的人，飲完第二杯紅葡萄酒時，大家起立誦唸或歌唱113~114篇聖詠；當喝完第四杯，也是最後一杯酒時，大家再唱115~118篇聖詠。之後，逾越節的晚餐便算結束了。

7. 小讚美歌：聖詠集中的最後五篇(146~150)，稱為「小讚美歌」，這是一般熱心的猶太人每天早晨私下誦唸的早課。

8. 還有一些聖詠是固定用於祭祀大禮上的，例如：感恩祭應用100篇；和平祭應用38篇及70篇；祝聖聖殿節日，應用30篇。

(3) 指示音樂意義的標題

解釋這些音樂標題的正確意義，的確是一件不容易的事，因為我們對古希伯來民族的音樂和樂器的認識太少。為了簡單起見，我們將這一類的標題分成兩組來討論：

1. 指示樂器的標題，就是為伴奏聖詠所用的樂器：

a. 弦樂器：有詠4, 6, 54, 55, 61, 67, 76。
b. 管樂器：詠5。

c. 豎琴：詠8, 81, 84。但這些希伯來原文的名詞不太清楚，故此譯法也不一致。思高譯本作：調寄「加特」，「加特城調」。有的譯本則作：「按收獲葡萄的音調」；亦有人強調應譯作：「按加特城的音調」，或者「用加特城的琴瑟」，「用加特城的豎琴」。目前想斷定那一種釋法是正確的，幾乎是不可能的事了。

d. 八度低音：詠6, 12。
e. 女聲高音：詠46。
但有人認為「八度低音」和「女聲高音」，所指的是一種絃琴樂器。

2. 指示譜調的標題：

這些標題大概是當時希伯來民間所流行的歌曲，或者是鄉間的民謠，應是當時盡人皆知的曲調。所以人們在歌唱聖詠時，使用了一些現成的譜調，便易學又易普及。這類標題有：

a. 調寄「朝鹿」：詠22。

b. 調寄「遠方無聲鴿」，亦有人作：調寄「遠方松脂樹上鴿」：詠56。
c. 調寄「木特拉本」：詠9。因為希伯來文的「木特拉本」之意模糊不清，不敢勉強解釋，是以大多數的譯者，只有將它音譯了事。但是亦有人主張譯作：調寄「為子而死」。或者「為子之死」。甚至「你為兒子吧！」等。這也是聖熱羅尼莫的高見。

d. 悲調：詠53, 88。
e. 調寄「百合」：詠45, 69。

f. 調寄「見證的百合」：詠60, 80。
上述這些流行民間的歌調，固然在當時是盡人皆知的，可是目前已無人知曉，更不會歌唱。所以這些標題對現今的我們來說，已沒有甚麼意義了。

g. 兮拉、細拉、休止：這是聖詠集上不時出現的一個記號，在1946年思高所出版的聖詠集上，曾音譯作「兮拉」，基督教的聖經亦音譯作「細拉」。但1968年思高聖經合訂本上卻意譯作「休止」。其實這是一個非常晦暗不明的記號。在全部聖詠集中，它出現幾乎達七十次之多，並且常是在聖詠段末出現，因此學者們大都解釋：它是指示「暫停」或「休止」片刻的記號。而參與禮儀的群眾，便利用這片刻的休止時間，俯伏在地，作個人的私自默禱。但是的學者認為：這個記號是指示歌唱聖詠的群眾，要在這個記號出現時改換音調，或謂在這裏歌詠團要靜止下來，等候樂隊演奏一段插曲。插曲之後，再繼續詠唱。綜觀上述，我們總以為「休止」的意義比較正確。這也是思高譯本所強調的一點。

(4) 指示聖詠作者的標題：

在聖詠集的標題中，尤以指示聖詠作者的標題最多，計有：梅瑟一篇(90)；撒羅滿兩篇(27, 127)；阿撒夫十二篇(50, 73~83)，科辣黑的後裔十一篇(42~49, 84, 85, 87, 88)按：42, 43兩篇為一篇；在這十一篇中，特別指出一篇(88)是屬於赫曼的著作，其次是厄堂的一篇(89)；達味七十三篇。這七十三篇的分配法是：第一卷三十七篇，第二卷十八篇，第三卷一篇，第四卷二篇；第五卷十五篇。

由上述的分配方式，我們可以看出來，達味的詩篇大都見於聖詠集的第一及第二卷中，也就是說見於聖詠集的前半部。達味本來就是聖詠集的主要作者，可是希臘譯本竟嫌不足，將原文無作者標題的十五篇所謂「孤兒詩」的，也歸於達味的名下，即10, 33, 43, 67, 71, 91, 93~99, 104, 137篇。但希臘譯本的這種作法，並不完全符合史事，比如43及137篇，就不可能是達味的著作，因為這兩篇的內容及歷史背景，與達味所處的時代，顯然不相符合。此外，一些希臘譯本的其他獨特的標題，不免使人疑竇叢生。關於這一點在論及聖詠的標題時，我們已討論過，不過在這裏，仍然可根據標題能夠確定的是：聖詠的主要作者有三：一是科辣黑的後裔、二是阿撒夫、三是達味。關於這些作者和他們的聖詠，試簡述如下：

1. 科辣黑後裔的詩在聖詠集中，堪稱為最清逸和最雅麗的詩，情感真誠懇切；對聖殿和聖京，表現著由衷的敬愛。這些詩篇的音律非常嚴密，又不流於艱深；它們勁健自然，刻劃入微，最易激起人們心靈的共鳴。故此在文壇上，獲得了最高的評價。他們這一家族的成員，在達味時代至撒羅滿時代曾是會幕/聖殿中的樂師及歌手(編上6:22; 15:16)。他們對希伯來民族的文學和音樂，的確作了不少的貢獻。科辣黑家族成員的原來職務，本是聖殿中的守衛，後來卻因音樂及詩歌天才著稱，一躍而變成了聖殿歌詠團的成員。

2. 阿撒夫：雖然按照聖詠作者標題的指示，有十二篇聖詠是應歸於阿撒夫名下的，可是學者們大都認為：這些詩篇是阿撒夫家族的產品。他們原屬肋未支派；在公元前600年至100年間，這一族人在文學上頗有造詣，並逐漸成名而成一家。他們的詩歌多屬歷史性的追憶；詩詞高雅，氣勢雄壯，立意卓然；善於運用比喻和典故。惜乎詩篇的結構不太自然，過於矯揉造作。

3. 達味：幾時我們一提到聖詠，便很容易將之與達味連在一起。達味聖詠集、達味詩歌、達味禱詞、達味詩篇等等，也早已是我們熟知的標題了。古代的天主教教友、聖師、甚至不少的大公會議，尤其是脫利騰大公會議，更清楚的稱呼和強調聖詠集為「達味聖詠集」，似乎150篇聖詠，皆出自達味手筆，其實不然，這也並非聖教會的意思。遠在1910年5月1日，教會最高當局便曾藉著宗座聖經委員會的聲明，清楚的指出，上述一切與達味連在一起的聖詠名稱，並非是說150篇聖詠都是達味的著作。

事實上，古希伯來文的聖經上，只將73篇聖詠歸於達味；古希臘譯本則84篇；古敘利亞譯本則86篇；拉丁通行本則65篇，而從未將全部聖詠集歸於達味。聖熱羅尼莫強調，達味不可能是全部聖詠的作者，但他是主要的作者之一。

誰也不能否認：達味生來就有作詩的天才。聖經上說他愛好音樂，善操琴瑟(撒上16:16, 23)。有不少出於達味手筆的詩歌，被收錄在史書中，例如：達味弔撒烏耳及約納堂父子的哀歌(撒下1:1, 17~27)哭弔阿貝乃爾的哀詞(撒下3:33~34)。他被稱為「以色列的能歌善詠者」(撒下23:1)。是天主聖神默感的詩人(撒下23:2)。
由編上13章我們得知達味是非常喜愛及重視禮儀和詩歌的人；他也作了不少有關禮儀的聖歌，供人詠唱(編上13:2)。他還以國王的身份，躬親參與聖殿職務的分配，對歌詠團及樂隊的職務，也有所安排和規定。關於這一點聖經上有許多資料，可作參考(見編上16:7, 36；編下5:11~14; 7:6; 23:18; 29:25~30; 35:15；亞5:22等)，德47:11亦說：「達味教人在祭壇前歌詠奏樂，以優美的聲音，唱出悅耳的歌曲」，此外，聖經不少的地方，亦曾明示或引證某某聖詠是達味的作品，例如：

其他聖經章節明示或暗示是達味的作品
聖詠

宗4:25
詠2

宗2:25; 13:35~37
詠6

撒下22:1~51
詠18

羅4:7~8
詠32

宗1:20
詠69

宗1:20
詠109

3瑪22:43~44；谷12:35~37；路20:41~44
詠110

希4:7
詠95

編上16:8~36
詠105

編上16:8~36
詠106

以上十篇聖詠，按原文的標題，只有七篇是達味的著作；另有一篇原文本無標題，希臘譯本卻將之歸於達味。詠2, 106雖沒有標題，聖經和其他著作卻將之歸於達味。所以，由上述的事實看來，達味所作的詩，總數應在75至80篇之間。換句話說，大部份聖詠是出於達味的手筆。為此，人們自來就習慣用他的名字來稱呼聖詠集了。

最後，我們從達味的一生多采多姿看來，也可以肯定：他的一生就是一篇美麗豐富的詩歌。他由沒沒無聞的一名牧童，突然間被傅油立為以色列的君王。他由窮鄉僻壤的白冷，而進入國王的宮殿。他曾受撒烏耳王的愛戴，繼而受國王的迫害。他曾經過幽谷，也登過高山，逃亡他方，疲於奔命。他的生命史上充滿了血淚；也有過相當大的成就，獲得輝煌的戰果，卻也遭受過極大的失敗和無情的打擊。他享受過世間無比的榮華富貴，卻也嘗盡了人間的辛酸苦辣。他犯過大罪，也嘗過罪罰的苦頭。的確，他的生命是從憂患、痛苦、危險、死亡之中爭扎出來的。他的凱歌、歡呼、讚美、歌頌是從嘆息、哀禱、懺悔、悲鳴之中交織而成的。簡直可說，沒有一篇屬於達味的聖詠，不是基於他的親身經歷，由他心靈深處，以誠摯、坦率、熱切的心情而流露出來的。沒有一篇聖詠是吟風弄月，無病呻吟的。相反的，一切皆是有血有淚的精心傑作，一切皆是偉大的詩篇。所以一個要想研究達味生平的人，不應當只是根據歷史文件的記載，而亦要深入探討他的詩篇，以便更能清楚地明瞭他的心境和人格。達味既有如此豐富的人生經驗，無怪乎能寫出如此絕妙的詩歌，千古絕唱，流傳萬世而彌新。

五卷聖詠

前面說過，在希臘譯本之前，聖詠集已分為五卷，即卷一(1~41)；卷二(42~72)；卷三(73~89)；卷四(90~106)；卷五(107~150)。每卷末皆加以「光榮頌」來結束，但第五卷除外，因為第五卷最後一篇聖詠，即150篇，整篇皆為讚美詩，故不須另加「讚美詞」或「光榮頌」。天主教自古以來，便慣於在誦唸或歌唱每篇聖詠之後，加上「聖三光榮經」的讚美句。即來自聖詠集每卷之末有「光榮頌」的慣例。

這種將聖詠集分成五卷的作法，按天主教及一些猶太學者的意見，是仿效梅瑟法律書曾被分為五卷的作法。如此，以每一卷聖詠與梅瑟五書中的一本，互相輝映，亦即第一卷針對創世紀，主題論人類的墮落。第二卷針對出谷紀，主題論墮落與救贖。第三卷針對肋未紀，主題論聖所與敬禮。第四卷針對戶籍紀，主題論漂泊與安息。第五卷針對申命紀，主題為聖言與讚頌。今試將每卷的內容分別探討如下：

(1) 第一卷：

這一卷共有聖詠41篇(1~41)，除了1, 10及33篇外，其他按標題均為達味所作。第一及第二篇可以視全聖詠集的總標題。在這一卷中，作者稱天主為「雅威」，即「上主」之意，共用了272次之多。稱為「厄羅音」即「天主」之意，只用了15次。故此學者們稱此卷為「雅威卷」。按「雅威」的含意是「自有者」，是天主的專有名稱，亦是天主親自向人類啟示的名稱。為此這個名字在聖經上吊表示顯現、立約、救恩、援助、慈愛及眷顧的特徵。在全部聖經上這是天主的通用名稱，達6832次之多。「厄羅音」的意思是「強有力者」，這個希伯來文名稱加以複數出現，常是指「真神」而言。意謂神明的各種德能，各種力量都集中在這位真神的身上。聖經上用此名稱不到3000次。此外「厄羅音」還表示創造、管理、審判、正義、威嚴的特徵。

第一卷的著作時代，由其內容及標題看來，可以肯定是與達味時代有關的著作，因為在41篇聖詠中，有37篇註明達味是該集聖詠的作者的標題。雖然前面說過：聖詠的標題不太被人重視，但誰也不能否認，它們是隨聖詠而傳下來的文件。

這41篇聖詠的意義各不相同，其中有：

1. 讚美上主的詩歌，及感謝主恩的詠唱(8, 18, 19, 23, 24, 27, 29, 30, 33, 34)；

2. 訓誨詩篇或謂智慧詩(1, 14, 15, 32, 36)；

3. 有關默西亞的聖詠(2, 16, 22, 40)。
(2) 第二卷：

這一卷計有31篇(42~72)。這一卷對天主聖名的稱呼，與前一卷相反，此處多用「厄羅音」(天主)，共164次，少用「雅威」(上主)，只有13次。在這一卷的每篇聖詠中，至少兩次稱天主為「厄羅音」，多者竟達26次。故此本卷亦稱為「厄羅音卷」。不過這種避免用「雅威」名稱的用法，是顯而易見的，也是人為的，因為本卷中的第53篇和第70篇聖詠，是第一卷第14及第40篇聖詠的重複，詩文的意義幾乎完全相同。在這兩篇聖詠中，我們可以清楚的看出：諸凡第一卷的第14篇聖詠中，有「雅威」的地方，在第二卷第53篇聖詠中，皆改成了「厄羅音」。如此第40篇與第70篇的情形，亦完全與前者相同。即是特意將「天主」的「雅威」改成了「厄羅音」。
第二卷的31篇聖詠，與第一卷的意義各不相同。首先在第一卷中的絕大多數聖詠為達味所作，這裏卻是收集了幾個人的的著作，其中有達味的祈禱，阿撒夫的祝詞，科辣黑後裔的詩歌，還有一篇撒羅滿的著作。除此之外，本卷的達味聖詠與前者亦不大相同，這裏有達味的懺悔詩，詛咒詩，哀禱詩，感恩詩，還有一篇乃是遷移約櫃至熙雍山時所用的一篇遊行聖詠，即第68篇。

科辣黑後裔的詩歌也是繁雜的文體，其中有輓歌、歌頌造物主的勝利歌、遊行歌、祝婚詩、智慧詩，並且還有有關默西亞的詩歌等等。科辣黑後裔的詩集，就文辭來說，堪稱全聖詠之冠，光耀奪目，自然豪放，且富於幻想；思想深邃莫測，且熱情奔放；言詞婉轉動聽，造句美妙倫，實可說是聖經文壇上的奇葩。

至於第二卷著作時期，學者意見不一，且也無法來確定。不過依據歷史考證，有某些看法是頗值得參考和重視的，即不少的學者認為這卷聖詠的成書時期，應在南國猶大國王希則克雅執政時期(公元前716~687年)因為希則克雅是一位智勇雙全的國王，也是一位熱心事主的宗教人士，他曾經大刀闊斧的將宗教加以改革(編下29)。剷除了一切敬拜邪神的禮儀(列下18:4)。更竭力提倡和激發對天主敬禮的風氣，結果成
績斐然，是以國泰民安，大蒙上主的祝福。所以這一卷聖詠極可能就是這位國王的積極推動之下而產生出來的。

(3) 第三卷：

這一卷共有17篇聖詠(73~89)，本卷同第四卷是兩個最小的集子，各有17篇聖詠。在這一卷中「厄羅音」和「雅威」兩名字互相並用，「厄羅音」59次；「雅威」43次。並且「厄羅音」多用於前半卷，即73~83篇中，「雅威」則用於後半卷，即在84~88篇中。

這裏包括兩個主要的小詩集，即阿撒夫的詩歌和科辣黑的詩歌，不過主要的是阿撒夫的詩集，幾乎佔全卷的大部份。前面我們已經提及，這些被稱為阿撒夫詩歌的聖詠，決不是阿撒夫一人所作，而是由阿撒夫這一家族的後人寫作而成的。阿撒夫本人是達味及撒羅滿時代的聖殿指揮官(編上6:24; 15:17)。他的後人有同樣的職務，及至充軍回國之後亦然(編下 29:13；厄上2:45; 3:10)。他們皆是善於作詩及詠唱的人(編下29:30)。歸於這一名下的聖詠共有12篇，即50, 73~83篇。所以這一家族的主要詩集都被收錄在聖詠第三卷中。
關於阿撒夫詩篇的意義及特徵，我們可以肯定的說，它們多富有智慧書的教訓，甚至有哲學家的口氣，使人深刻地反省以色列民族的歷史，而獲得教訓(詠78)。但這並不是說阿撒夫的詩篇中，沒有其他的著作，這裏同樣可以見到輓詩及預言詩(詠75; 83)；亦有雅威凱旋的歌頌(詠86)。不過在這些詩篇中，不會找到類似科辣黑後裔詩篇那般細緻、優美、甘飴、富有情感而又和諧的詩歌。事實上科辣黑後裔的詩和阿撒夫家族的詩是兩種完全不同風格的文學作品。後者的詩歌雖然比較單調、生硬、粗俗，但有時也充滿生氣活力，和急轉直下的情趣。加上富於戲劇性的內容，使人讀或唱起來深受感觸。總之，阿撒夫的詩歌是重內容實質而不拘於形式的。這裏還可以附帶一句，阿撒夫的聖詠多富於民族思想及國家觀念。作者曾多次以上主的口氣發言，因此亦有人稱這十二篇聖詠為「預言聖詠」。
至於本卷寫作的時期，亦如其他卷集一樣，沒有一個正確可靠的意見，學者們仍在推測研判之中。其實這是一個很難得到正確答案的問題。有些學者有信心的強調，本卷寫作的時期應在猶大國王約史雅時代，他執政凡三十一年(公元前640~609)，是一位有理智有作為的君王(列下22:1, 2；德49:3, 4)。他也曾經徹底實行了宗教改革。首先剷除一切敬邪神的禮儀(列下22:3~7)，接著並發現和頒佈了上主的法律書(列下22:6~11；編下34:14~19)。尤其重要的是：重整了聖殿中的禮儀(列下22~23章)。與禮儀有密切關係的便是聖詠，所以本卷的聖詠很可能是在這次宗教重新熾熱而活躍的時代所寫成的。至於真相是否如此，則有待學者們更進一步研究及發掘。

(4) 第四卷：

第四卷猶如第三卷也只有17篇聖詠(90~106)。在這17篇聖詠中天主的名字「厄羅音」從來沒有出現過，相反的「雅威」一名卻用過103次之多。所以我們可以稱這一卷為「雅威卷」，不過我們應注意，雖然「厄羅音」一名沒有在本卷內出現，但「厄耳」卻出現很多次(90:17; 94:1, 23; 95:3, 7等)。「厄耳」與「厄羅音」意義完全相同，分別只在於前者是單數後者是複數而已。所以在中文譯本上本卷內亦多次有「天主」一名出現。本卷的詩篇有不少完全沒有標題的「孤兒詩」。雖然希臘譯本曾經盡力將它們併於達味的名下，但大都是無根據的推測，只可說是善意的措施，因為本卷在聖詠原文上只有兩篇註明是達味所著(101, 103)。其次還有一篇富有禮儀的標題「安息日的詩歌」(92)，但未指出作者是誰。本卷第一篇，就是聖詠90篇，註有「天主的人梅瑟的祈禱」，同91篇可稱為卷四的標題，明明的指出：人如果遠離了天主，將使生活無依無靠，猶如身處荒涼的曠野，惟有接近天主，才可以得到光明、希望與安慰。

本卷聖詠內容相當複雜和多彩多姿，計有哀禱詩(90)，智慧詩(91~101)，歷史詩(105)，讚美詩(93, 96, 100)，都是歌唱天主神國的聖詠。

關於本卷編著的時期，有不少學者認為是在厄斯德拉時代。不獨本卷17篇聖詠，連下卷即第五卷的44篇聖詠，也都認為是厄斯德拉時代的產品，所以共有61篇聖詠(第四卷及第五卷)是屬於最晚期的著作，也就是充軍歸來之後的作品。關於厄斯德拉的身份及為人，是一位偉大而熱心宗教的改革家，將業已存在的及零落分散的聖詠加以整理成卷，就是前三卷。除了上述聖詠外，大概為了充實聖詠集的篇幅，尤其為了應付聖殿禮儀的需要，在他施行禮儀改革的時期，亦同時增加和搜集了最後兩卷聖詠，即第四和第五卷(90~150)。不過這只是一項假定，事實如何，根本無法得知。我們並不強調是厄斯德拉親自寫作了最後兩卷，而只是說這兩卷是由他或他令人搜集編輯而成的，或者是其他同時的學者編輯而成的。

(5) 第五卷：

第五卷共44篇(107~150)，最後一卷的44篇聖詠中，稱呼上主為「雅威」的次數，計達236次，用「厄羅音」只有6次。因此猶如第四卷，同樣被稱為「雅威卷」。
本卷的詩篇除了15篇是屬於達味的著作，一篇稱為撒羅滿的「登階歌」之外，其餘都沒有作者標題，也即所說的「孤兒詩」。它的內容頗為繁複，計有：哀禱詩(140~143)；智慧詩(112, 119)；關於默西亞聖詠(110)；詛咒詩(109)；輓歌(137)；歷史詩(107)；抒情詩(124)。

除了上述多彩多姿及各種類詩篇外，還有第五卷中的15篇，自成一組，稱為「登階詩」，亦有人稱為「昇階詩」或「上行之詩」(120~134)。關於這詩篇的來歷，內容及用途，請參閱「聖詠標題」。
還有一些詩篇被稱為「亞肋路亞」頌，亦包括在第五卷中。這些詩篇皆以「亞肋路亞」開始，在「亞肋路亞」頌中，又有兩個不同的聖詠小組出現。即「大讚美歌」(113~118)和「小讚美歌」(146~150)。
第五卷聖詠的收集和編輯時期，大致與第四卷相同，大約在厄斯德拉時代完成的(見上文第四卷)。

由以上分析看來，我們可以指出，聖詠集最後成書的編輯者，是有其原則和目的的，他的用意可以用下面兩點說明：

1. 聖詠分成五卷，乃是受了梅瑟五書的影響，五卷聖詠與五書在意義和主旨上是遙相呼應的；

2. 聖詠集以「祝福」開始，以「讚美」結束；道出人生雖充滿痛苦艱辛，挫折打擊，奮鬥掙扎等等，但是只要人們依恃上主，堅信不疑，終能獲得最後的勝利，而高唱「亞肋路亞」的凱歌。

猶太傳統及禮儀的分類

上文所說，聖詠所以這樣被分成五部份是受了梅瑟五書的影響。按Arens的研究，梅瑟五書及聖詠五卷是前後相對應的；

梅瑟五書
聖詠

創1~2
詠1~2

創49~50
詠41

出1~2
詠42~43

出39~40
詠72

肋1~2
詠73

肋26~27
詠89

戶1~2
詠90

戶35~36
詠118

申1~2
詠119

申33
詠150

放逐後歸國的猶太民族大家共同讀經是以安息日為單位而實行三年制。這就是說在三年內的每個安息日讀梅瑟五書內的一個段落和一些聖詠，三年之內把全部五書和全部聖詠讀完。下表可以給我們一個鳥瞰：

梅瑟五書
段落

約等安息日數
聖詠卷數
聖詠數目
安息日數

創世紀
43
卷一
40(詠1不算)
40

出谷紀
29
卷二
31
30

肋未紀
23
卷三
17
19

戶籍紀
32
卷四
29
31

申命紀
27
卷五
31(詠150不算)
28

我們將安息日的數目加起來得148(這假定陰曆的算法，即每個月四個安息日，一年十二月共48安息日，三年總共144安息日，而那多出的四個安息日是)假定每三年要有一個閏月而加上的)，聖詠150篇除開第一篇為導言，最末一篇為總結不算以外也是148篇。

安息日以外，猶太民族還有很多慶節，慶節的一個主要項目是讀經，這裏除了五書及聖詠之外，也讀先知書，分配的方法也是以每三年為一週期。根據近代學者的研究，以民的三大慶節即逾越節、五旬節和帳棚節所讀的五書，聖詠及先知部份，已大約能指出。三年中以第三年的五書誦讀都與這個中心思想有關。下列三表給我們指出三大慶節的誦讀資料。

逾越節

年數
五書
聖詠
先知

第一年
創3:22~4:26
詠4
列下23:21；依43:8；耶20:30(23)；(依30:8~15)

第二年
出12
詠52; 56
蘇3:5；依21:11；(蘇5:2；依46:3~4；則45:16)

第三年
戶9
詠100;  104
蘇5:10, 20; 3；匝2:10

五旬節

年數
五書
聖詠
先知

第一年
創14~15
詠10(12)
依1:1~17；索3:9~19；依6:1；則1:1；哈2:20或3:1(依64:1；耶23:29)

第二年
出19~20
詠58(60);62(64)
依61:6~10(依66:1~11; 60:17~61:9)

第三年
戶16
詠106(108);110(112)
撒上11:14(則44:15；歐10:2；撒上11)

帳棚節

年數
五書
聖詠
先知

第一年
創32~33
詠28
北7:1~21；匝14:16~19；歐12:13；(依43:1~21)

第二年
肋9
詠76; 80
撒下6；列上8:56~58；(依66:7)

第三年
申8
詠122; 126
依4:6；耶9:22~24(耶2:1)

若將上面三個慶節的五書誦讀的資料合起來看，那麼我們有以下的鳥瞰：

年數
逾越節
五旬節
帳棚節

第一年
創3~4：獻初果牲畜
創14~15：亞巴郎盟約火由天降
創32~33：「以色列」之名首先出現，在蘇苛特祭獻

第二年
出12：逾越節慣念的一章
出19~20：在西乃山結約，火由天降
肋9：祝聖帳幕

第三年
戶9：在曠野裏首次過逾越節
戶16：火由天降；司祭職誰屬
申8：為許諾之地並為稼穡感恩

第一年的逾越節誦讀及第三年的帳棚節誦讀還有古代「慶祝大自然」的種種慶典色彩，至於其他的一切誦讀都與救恩史的內容有關。

聖詠中的神學

若想將聖詠中的神學，清楚的刻劃出來，實在是一部艱巨而複雜的工作，因為在聖詠集中，可說是包括了全部舊約的教義，並顯示了新約的道理。這個事實存在的原因，不外乎因為「祈禱是信仰的表示」。這是一成不變的，在古以民的宗教中，最主要的祈禱經文，均收集於聖詠集中，所以無怪乎聖詠集中，充滿了豐富的神學教育。

(1) 天主的本性和屬性：

天主是聖詠集的中心，讀了聖詠集，使人覺得天主永遠生存。凡否認天主存在的，聖詠稱之為「痴人」。「痴人心裏說：沒有天主」(14:1)。

天主是獨一無二的真神：「除了上主以外還有誰是天主？我們天主以外，還有誰是磐石？」(18:32)外邦人的神明，都是土木偶像，出自人工而已。因而聖詠作者嘲笑說：「外邦人的偶像無非金銀，不過是人手中的製造品：偶像有口，而不能言，偶像有眼，而不能看，有耳，而不能聽，有鼻，而不能聞，有手，而不能動，有腳，而不能行，有喉，而不發聲。」(115:4~7)。

天主超越一切的神明。「我確切知道，上主偉大無比！我們的主宰，超越所有神祇」(135:5)。

上主是眾神的天主：是萬主之主，萬神之神(詠136)。所以除了天主外，不可能有其他的神明存在。即使有其他的神祇存在，也比不上至高的雅威，因為其他的神祇皆屬虛幻的。「萬邦的眾神皆屬虛幻，但上主卻造了蒼天，威嚴與尊榮，常在祂面前，權能與光耀，圍繞祂的聖壇」(96:5~6)。

天主自永遠就存在：「群山尚未形成，大地寰宇尚未出生，從永遠直到永遠，你就已經是天主」(90:2)。

在天主的眼中，千年猶如一日：「因為千年在你的眼前，好像是剛過去的昨天；好像夜裏的一更時間」(90:4)。

天主是永遠不變的，祂所決定的一切，必要完成。「上主的計劃永恒不變，祂心中的謀略萬世常傳」(33:11)。

天主是全知的。「公義的天主！惟你洞察肺腑和人心」(7:10)；「難道天主究查不出這事？因為祂洞悉人心的隱密」(44:22，亦見114:8~11; 139:1~4)。
天主是全能的：

「因為上主憤怒填胸，大地立即戰慄震驚，山基陵根搖撼移動。由祂的鼻孔湧出濃煙，由祂的口中噴出烈炎，由祂身上射出火炭。祂使諸天低垂，親自降臨，在祂的腳下面密佈濃雲。祂乘坐革魯賓飛揚；藉著風的翼羽翱翔。祂四周以黑暗作帷帳，以含雨的濃雲為屏障。閃電在祂前輝煌，紅炭發出了火光。上主由高天發出雷鳴，至高者吼出祂的呼聲。祂射出羽箭，將人驅散；祂發出閃電，使人逃竄。上主的呵斥一呼，鼻孔的怒氣一出，滄海的海底出現，大地的地基露綻。」(18:8~16)。

作者用擬人法，即是以神人同形的說法，將上主的無限大能描寫的淋漓盡致。詠93:1~4亦是對天主的全能作巧妙的形容。

天主作了祂所願意作的一切。祂的權能暢行無阻，劫如破竹：「海洋見了，頓時逃溜，約但(河)立即回轉倒流」(114:3)。

上主是至聖的，祂惱恨一切罪惡：「願他們讚美你的大名，可敬可畏，至尊神聖，請你們尊崇上主──我們的天主，要向著祂的腳凳也是神聖無偶。請你們尊崇上主──我們的天主：還要向著祂的聖山伏地叩首，因為我們的天主，上主神聖無偶」(99:3, 5, 9)。

祂是至公義的，有善必賞，有惡必罰。「上主，原來你只向義人祝福」(5:13)；「願你打斷罪犯與惡人的臂膊，報復他的罪孽直至不再發作」(105，亦見36:1~5)。
上主的名稱：從對天主不同的稱呼上，我們可以略略窺見天主的本性，為光明至高神明的名詞，在聖詠集中用過「厄羅音」，意即「強有力者」，計有415次(在全部舊約中不到3000次)，尤其在聖詠的卷二和卷三內，思高譯本用「天主」，特別強調祂就是造天地萬物的真主宰。

總括來說：在全部聖經內，指出天主的名稱，多用「雅威」；只在聖詠集就出現了678次之多(在全部舊約中共計6832次)，尤其在聖詠的卷一和卷五。「雅威」一名，是指那位將自己啟示給世人的神明而言。也是天主自己啟示給人類的名稱(見出3:14; 6:2~7)。譯本根據古希臘、拉丁、敘利亞以及直至十九世紀絕大多數的譯本，譯作「上主」。「雅威」的含意即「自有者」。亦包括「自有」、「必然有」和「無限有」三個意義。「完全的有」是任何受造物所沒有的，也不可能有。

除此之外，還有一些指出天主的屬性的名稱，例如「全能的天主」(Shaddai, El Shaddai)，這個名稱是指天主那不可扺抗而勝過一切的力量之意。在聖詠集只出現過兩次(68:15; 91:1)。

「至高者」(Eliyon El Eliyon)在聖經上的意思是指「唯一的真神」而言。有時亦作「至高者天主」或「上主至大至尊」(見18:14; 21:8; 46:5; 50:14; 73:11; 83:19; 87:5; 91:1, 5)。

「主宰」(Adon, Adonai)意即「主人」。這個名稱的來歷始自充軍時代。因為自此時起，「雅威」一名，成了猶太人避諱的名稱，乃以「主宰」來代替「雅威」了，在聖經上的意思是指明「天主是萬物的真主宰」。因為是祂造了生物，亦是祂繼續保存、掌管和治理著。在聖詠集中有時稱「上主」(114:7)。有時稱「大君」(136:3)，或稱「普世的主宰」(94:5)。

「聖者」或「聖王」(Qadosh原有「分開、潔淨、祝聖」之意)。在聖詠中天主被稱為「神聖可敬」(117:9)。或是「至尊至聖」及「神聖無偶」(99:3, 5, 9)。不但指出天主的超越性，也指出天主與受造物的天壤之別。它不但是天主的一種屬性，也指出了祂那最深奧莫測的本體。

(2) 天主與受造物及人類的關係：

(3) 人對天主的義務：

(4) 人與人的責任：

(5) 關於默西亞的聖詠：

聖詠集──教會的祈禱手冊

聖詠集，是舊約七卷訓誨之一，由一百五十篇讚美歌或感恩詩篇輯而成；它的特點是：透過這些感情豐富、韻律優美、思想生動有力、文字精簡洗鍊的詩歌，來教導訓誨天主的選民欽崇、讚美、感謝、敬畏天主，並且要牢記天主訂立的盟約，遵守天主所頒佈的法律。

不容否認，聖詠集所收集的是選民歷史上最優美的祈禱詩歌；選民在各時代、各境遇、各情況中，深切體驗、認識、瞭解到他們與上主之間所有的關係，於是就以祈禱詩歌把內心的感受充分表達出來，熱誠虔敬地向偉大的上主回應。這些祈禱詩歌的內容，包括有：對天主的信賴、哀禱、感恩、讚頌，也有罪人的懺悔、內疚、痛哭、求恕……慨括的說，它們反映出選民對天主的各種情愫，也流露了他們對天主的信仰和熱望。

不錯，「祈禱是信仰的表示」；這些祈禱詩歌所表達的，也就是天主的選民歷代所有的重要信仰。聖詠集是選民信仰的綱要，使我們概括地認為識到選民對自己與他們的天主之間的關係的瞭解。凡有關天主選民的重要信仰，在聖詠中都有所表現。聖詠是選民所欣然接受的啟示的記錄，而這啟示深深地進入了選民的心靈，才表達了出來。

由於聖詠集所收集的祈禱詩歌，全部都產生自選民豐富的生活經驗和誠摯的信仰體驗，所以，抒情真切，意義雋永；職是之故，在舊約時代，已有許多聖詠選作禮儀歌詠。編年紀下記載：「司祭各站在自己的崗位上，肋未人拿著達味王所製的上主的樂器，奏『因為他的仁慈永遠長存』稱頌上主的歌；這讚美歌是達味令他們唱的。」(編下7:6)德訓也清楚地指出：「他(達味)叫人在祭壇前歌詠奏樂，以優美的聲音，唱出悅耳的歌曲，每日按時歌唱聖詠。」(德47:11)

到了新約時代，主耶穌基督曾以身作則，經常以聖詠來向天主聖父祈禱。瑪竇福音記載：「最後晚餐後，耶穌與宗徒們唱了聖詠，就出來往橄欖山去。」(瑪26:30)甚至在十字架上臨終時，耶穌採用了聖詠的一句：「我的天主，我的天主，你為甚麼捨棄了我？」(瑪27:46；詠22:1)可見耶穌基督怎樣喜愛以聖詠的神聖詩歌，去回應天主父！

耶穌升天後，宗徒們多次講道都引用了聖詠的話，來為耶穌的默西亞身份作證(宗4:11, 25~28)；其實，耶穌復活給門徒們顯現時已經說過：「諸凡梅瑟法律、先知並聖詠上指著我所記載的話，都必應驗。」(路24:44)此外，初期教會的信眾，亦已習慣了應用聖詠祈禱(宗4:24~30)。
聖保祿宗徒在他所寫的書信中，也曾多次勸勉新領洗奉教的信友們要以聖詠祈禱。他說：「你們應……以聖詠、詩詞及屬神的歌曲，互相對談，在你們心中歌頌讚美主。」(弗5:19)又說：「要以聖詠、詩詞和屬神的歌曲，在你們心內，懷著感恩之情，歌頌天主。」(哥3:16)

到了教父時代，許多的教父都非常重視聖詠祈禱。尤其是聖奧斯定，他稱聖詠「是信德之曲，孝愛之歌。」又聲稱：「人不知道怎樣才能合宜地讚揚天主；為使人能合宜地讚揚天主，他自己先稱揚了自己，默感達味作了這些美好的聖詠。」他又邀請我們同心同德，與聖詠的作者懷有同樣的心情祈禱，說：「如果聖詠作者正在祈禱、嘆息，或在歡欣、切望、敬畏，那麼你們也隨著祈禱、嘆息、歡欣、切望、敬畏吧！因為他所表達的一切，正是我們的寫照哩！」另一位教父聖巴西略則更表示：「人之靈修，由聖詠開始；亦因聖詠而增進；終因聖詠而成聖成賢。」由此可見，在教父們的心目中，聖詠有著如何崇高不朽的價值！

聖詠之被選作教會團體的祈禱經文，始自教會初期修會的會士；其後，教會訓導當局更將全部聖詠集150篇聖詠，正式納入司鐸的祈禱日課中，並且定每週將全部150篇聖詠誦唸完畢，如此週而復始。此外，也根據聖詠第119首「我一日要讚美你七次」(119:164)這句話，將教會的神聖日課分成七個時辰，使能切實作到一日七次讚美天主。正如禮儀憲章所說：「按照基督徒的古老傳統而編成的神聖日課，其目的在使日夜的全部過程，藉著讚美天主而聖化。」(禮儀84節)。
直到梵二大公會議，倡導禮儀改革，使禮儀更大眾化和更顯露意義，也更適合現代人生活，乃對大日課所應誦唸的聖詠予以改變和縮短，於是「聖詠將不再分配在一週內，而是要分配於較長的時間內。」(禮儀19節)可是，在另一方面，今後也鼓勵一般的信友共同誦唸這些聖詠，參與教會的日課祈禱。禮儀憲章說：「懇勸在俗信友，或是與司鐸一起，或是他們彼此集合在一起，甚至每人單獨的，也誦唸日課。」(禮儀100節)

為了更容易分享參與日課的意義，和領悟聖詠祈禱的優美，梵二大公會議也勸勉我們說：「日課既是教會的公祈禱，是熱心的泉源及個人祈禱的營養，因此在主內懇勸各位司鐸，及其他參與日課的所有人士，應心口一致去履行；為能善的達到此目的，應該對禮儀及聖經，尤其對聖詠，具有更豐富的知識。」(禮儀90節)

事實上，時至今，日聖詠集已成了教會法定的祈禱手冊，以及在彌撒和其他聖事禮儀中也廣泛地被應用。尚且有人還強調：「聖詠集不只是一本祈禱書，它更是一所祈禱學校。」因為由天主聖神默感而寫成的聖詠集，不僅給我們提供豐富的祈禱資料，兼且還教導我們如何去表達我們內心的感受和需要，如何去與天主溝通，如何去向天主祈禱。

聖詠祈禱

聖詠集不只是一本祈禱書，它更是一所祈禱學校。

當我們向天主敞開自己的心，接觸到這一位把真正的平安帶給人類的天主，發現到他的國原來就在我們中間的時候，我們的確會感受到一份無比的欣慰和喜悅。可惜，當我們願意對天主表示感謝及讚美時，卻往往找不到充份表達內心的途徑。究竟我們能夠做甚麼，來加深與天主的關係呢？

建議只有一個：好僕人必須時常聆聽主人的吩咐，而且學習怎樣與他談話。所以，請拿出聖經，聆聽天主的說話；並請特別翻開聖詠。

聖詠是祈禱的詩歌，內容包括對天主的欽崇及讚美，也有罪人的自責及痛悔，它們都是經過多個世紀留傳下來的。聖詠擁有不朽的價值，更是人們公認的實。耶穌自己亦曾以聖詠作祈禱。祂為了救贖世界而取的血肉之軀,就是藉著這些受默感所寫成的神聖詩歌，來回應天主聖父的。聖詠除了幫助我們聆聽天主的說話以外，它更使我們找到表達信仰的言語。

一位二十世紀的基督徒，以二千五百年前的聖詠作為祈禱，其中免不了存有困難。無可否認，天主的話永遠是生活和有效的。但是，我們不可忽略了，聖經是覆蓋著一層外衣，受著歷史文化、作者的能力及心境等因素所影響的。

固然，大多數的聖詠，都不會對現代讀者是困難的，事實上，很多都是簡單易明。可是，其中確有些非常棘手的地方。如果有人嘗採用全部的聖詠，來表達他對天主的愛，那末，當他遇上這些難懂的詠時，必然會感到灰心失望。

聖詠31就是這的一篇難懂的聖詠。它描述一個在苦中求救者的祈禱哀號。我們那一位沒有處於厄運的經驗呢？但是，我們那一位又能夠一如聖詠作者那樣，把他的感受以文字完全表露無遺呢？聖詠31，及其它類似的哀怨詩，要傳達的似乎是一種面臨末日的慘痛心境。它好像要道出生命中所有的煎熬，並且予以強烈的誇大。

在遇過這些棘手的聖詠後，有人可能會打算日後避免這一類的聖詠，而只選擇一些較容易瞭解的。我認為這種做法，會使我們失去了一個機會在這些聖詠中尋獲天主的智慧和啟示。

這些聖詠的困難，固然是由於它們以中東古民族的詞彙及文體所構成的；但更重要的是：我們只以現代人的看法及心態去瞭解它們。當我們認真地面對這些困難及努力尋求解決的辦法時，其實就是接受一個來自天主的挑戰，好使我們在聖神的引導下，學習並成長。

聖詠集不金是一本祈禱書，它更是一所祈禱學校；在聖神內，使我們接受作為門徒的教育。這所學校的首要目的，就是教導我們運用適當的詞彙，表達內心的感受及需要。

你有沒有試過因為找不到合適字句說話，而玫有口難言呢？這種情形，特別是發生在當你缺乏某些專門名詞的時候。如果你對汽車知道的不多，你必然會不知怎樣告訴你的修理技師，你的汽車在發動時會有咯咯作響的毛病。聖詠提供我們有關天主的「專門名詞」，使我們可以恰當的自我表達，與這位超乎我們的神體交談。

此外，聖詠也在另一方面教導我們祈禱的詞彙。很多次，在天主面前，我們找不到適當的說話，是因為我們感到在與祂的關係中，似乎存在著某些障礙。可是，我們卻不曉得甚麼問題。表面上，聖詠的內容似乎太冗長了。但它其實是針對著每個人及每個社會的最基本的問題：我們若不是每天生活在與主契合之中，我們的生活根本就沒有真正的意義；與天主的溝通，怎會沒有問題呢？

在部份聖詠中所提及的偶像崇拜，是昔日道德敗壞的表表者。人類的自我投射：貪婪、姦淫、凶殘、憤怒的神明，成為了他們的崇拜對象。聖詠不但使我們知道應怎樣對真實的天主表白心曲；它更把天主所認為的罪惡及祂痛心悲傷揭示給我們。聖詠幫助我們從天主的眼中，察看這個世界和我們自己。

整本聖詠集給我們的最重要的一課，而這一課的確也是我們必須加以學習的。在聖詠祈禱學校內，聖神教導我們，一定要以天主的目光去看我們生活中的一切。這樣，我們自然會體會到祂的無限美善及慈愛。在受造物的身上，我們只能夠看到其中的一鱗半爪而已。

在這原則下，我們會發現到我們亦是存在於天主的氛圍下；如此，更使我們肯定自我在祂眼中實在是如何的貴重。站在我們旁邊的，是其他的人類，天主的慈愛及照顧是為我們每一位，而且也是為人類全體的。當我們把自己及其他人都置於天主原來至善至美的架構中時，我們就會理解到罪惡的可怕。起初，我們批評聖詠作者冗長嚕囌，現在才曉得這只是在天主眼中，對人類罪惡的醜陋乖僻，作初步的描寫而已。

在最後一篇聖詠完成之後不久，天主自己成了血肉，降生成人。天主在舊約中的顯現，不管是西乃山的雷電交加，或是厄里亞所聽到的輕微細弱的風聲，都只是為預備祂最完全的顯現。天主最願意我們看到祂，是在十字架上，為救贖我們而受死；顯示出除了祂以外，沒有更大的愛情，更大的美善了。

與古代的聖詠作者較，我們是更有福的。我們知道天主是透過耶穌所表現的大愛，把自己完全顯示給我們；藉著耶穌的苦難和聖死及復活，把寬恕及平安賜給所有信從祂的人。現在，當我們以這些古老的詩歌，來讚美、哀歎及祈求時，我們曉得我們是被召喚走出自我，去達到基督圓滿年齡的境界。這一境界，就是天主對所有人的期望。如此，我們會如同天主一樣的去愛人，也與祂一樣的為罪惡而嘆息。

所以聖詠集除了教導我們怎樣祈禱外，更教導我們成為我們祈禱的：被釘的耶穌基督的肖像。

